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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歌声的地方就是家
———苗族保洁员在申城登台放歌的故事

    上音音乐人类学专业研二的熊

曼谕不久前交了她的毕业论文开题
报告，研究内容就是在沪苗族务工

妇女的音乐生活。不过她和导师萧
梅都认为，真正的开题报告，是从这

场音乐沙龙活动开始的。
音乐人类学，到底在做什么事

情？其实，这个专业就是把音乐放

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当中研究
它，研究文化当中的音乐，或者研究

音乐文化。十几年前，上音音乐学
系教授萧梅帮助侗族大歌申请非遗

时就关注到，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
是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几年前，

萧梅听说了这群苗族保洁员的存

在，就想和学生们做她们的音乐义

工，直到熊曼谕考入自己门下，这项
课题才算真正启动。

这是一群来自贵州省凯里市凯
棠乡的中年妇女，基本是上世纪 60

至 70年代生人。她们中的大多数都
是依靠同乡好友“一带一”的介绍关

系来到上海打工，在地铁站、商场、

产业园区等地从事保洁工作，居住

在宝山区大场镇、场中路、上海火车
站等地，工作、生活相对分散。

凯棠苗歌是贵州苗族音乐中非
常重要且独特的种类之一，按曲调

可分为飞歌、酒歌、情歌等等。这群在
上海的苗族妇女，工作之余会用手机

在微信群里对唱苗族情歌，也会用 K

歌软件记录自己新编词的苗歌并发

给苗族群的姐妹，如情歌《春之歌》
《小小红叶柴》等，歌词内容围绕她们

打工生活的日常与心态，某些歌曲还
会配上流行音乐伴奏。她们还会组织

家庭聚会，偶尔唱苗族酒歌。
在研究过程中，萧梅给熊曼谕

的建议是，对这群苗族妇女音乐生

活的研究正可以补足社会学、人类

学在心态和情感研究上的不足。在
与苗族阿姨长达一年的交往中，熊

曼谕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
这项研究还远未结束。这次活动是

项目入选上海音乐学院“音才助飞”
项目后的阶段性成果，接下来，小熊

已经打算好了，要攻读博士继续这

一课题的研究。透过对这群苗族妇
女日常打工生活与城乡流动的歌唱

时刻的描写，她将以音乐民族志的
方式，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对

其歌唱行为进行“深描”，进而探索
她们在城市中歌唱的意义。

本报记者 赵玥

她们的研究刚刚开始

马上评

    上海， 是一个开放包容

的移民城市。 海纳百川，是上
海的城市精神。 七八十年前

接纳了 2 万多名犹太人，构
建了绵延至今的城市生活方

式、文学艺术“洋派”的基础。

当时， 音乐学院的一半系主

任是犹太小提琴家、钢琴家。

这两天开始重修的兰心大戏
院大堂里， 挂着英国芭蕾名

伶玛戈芳婷的画像———她当
年在上海也是跟着一位白俄

犹太人开的蒙……

上海， 也对口支援了诸

多少数民族地区， 例如云南
红河州、青海果洛州等等。 因

而，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行之

际， 常有少数民族孩子也来
到上海的舞台上高歌。 基本

上， 他们往来上海演出的路
费、演出费乃至生活费，都由

上海方面承担。

上海本身，也有 46万少

数民族人口。 回民中学以及上海戏剧学院
等高校也都定期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大中学

生。 上戏为西藏话剧团培养了整整五代演
员、舞美、导演……在上影集团出品的《西

藏的天空》里，就汇聚了五代上戏藏族班的
力量。 摄影家陈海汶聚焦 56个少数民族的

摄影展“家国印记”也正在举行，这位上海
摄影家除了拍摄了 1983年的浦江两岸景象

直至当下的演变之外，还跑遍祖国山河，留
下了 56个少数民族的生动画像……

少数民族中，颇有一大批天生的歌手。他

们从大山、河畔走出来，以歌声抵达上海，尤
其是经常招收少数民族歌手的上海音乐学

院。早先，有因《唱支山歌给党听》名满天下的
藏族歌手才旦卓玛， 如今有依然留校教学的

彝族声乐教授杨学进……上海每年还会举办
“世界音乐季”———汇聚了环球各国民族民间

音乐家，来到上海新天地、虹桥绿地以及上海
大剧院，演绎各自心声。

上海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也是一座能
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感到温暖、美好

生活的城市。 这些苗族妇女在上海，走上
了舞台，开心地唱起了苗歌。

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这或
许才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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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卫生间里听到几句苗歌，
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生熊曼谕和
一群“沪漂”苗族保洁员相识的开始。
在长达一年的城市田野研究中，小熊
听苗族阿姨们唱了数不清的山歌，
并由此萌生了为她们办一场音乐会
的念头。上周日，来自贵州黔东南大
山深处的朴实歌声在震旦博物馆里
响起，自信的歌声穿透了楼宇，同时
牵扯出她们把异乡当故乡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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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保洁

员和上音及其
他学校研究人类学

的老师们在一起

■

张
幺
往
和
张
春
花
在
演
唱

■ 对着手机在网络上与老乡对歌，是

这些苗族保洁员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不需要话筒，没有伴奏，不分声部，这是

她们第一次能够在上海拥有自己的舞台。对
苗族保洁员来说，有歌声的地方就有家。

尽管是第一次登台，还要面对上百名观
众，50 岁的杨梅全然没有歌手登台前的紧

张，来上海 3年了，能撒开了唱，是她埋在心
底的愿望。在老家贵州凯棠乡，山头间常常能

听到飞歌。干完农活，男人女人围在一起吃饭

喝酒，唱着即兴的酒歌，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可是在城市里，人与人的距离似乎近了，心却

未必近。
为了这场演出，姐妹们全都请假赶来，

大家穿上自己一针一线绣的苗族服饰，佩戴
着老家寄来的银饰项链和帽子———这只有

在婚嫁节庆等喜事时才可以如此隆重装扮。
台上，杨梅激动地唱起了一首写给小熊的

歌，台下的小熊红了眼眶。这是她第一次听
到这首歌。杨梅不识字，普通话也说得不太

好，常常是刚说了两句话，就开口唱起了歌。
歌声，于她们而言，是最高的待客礼节，如果

面前有一碗酒，她一定一口干了，想说的话，

都在酒里和歌里。

眼看又要过年了，但是杨梅和丈夫已经
3年没回家过年了———为了节约路费，这些

钱可以供家里 3个孩子上学。她觉得自己吃

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在教育问题上特别上心，
提到一位同样不识字的保洁同乡，她骄傲地

说：“她儿子是博士咧！”
跟杨梅回家的次数多了，小熊总会听见

她唱起一首与上海有关的歌：“针底断线丝，

我命如残身。来到上海场，去扫地也行。得到

些银两，去培养后生。想多招人讽，淡如刷锅
水。倒入屋后沟，鸭子也不喝⋯⋯”

想家了，杨梅就打开手机群聊，QQ里的
“黔东南十大歌王”交流群有 1998人，微信里

“苗歌响起黔东南”“有缘千里来相会”“亲友
开心快乐群”每天晚上都很热闹。这些群里，

只有一段段的语音和视频，点开来听，是散落
在天南海北的苗族人在对歌。

杨梅想起自己还是姑娘家的时候，总有

年轻的小伙子到她家门口对歌，一首接一首

的情歌，让她早早嫁作他人妇。杨梅夫妻曾
跟着同乡在昆明街头擦鞋，后来听说上海工

资高，便辗转来到上海。老乡基本都是干保
洁的，一三五在一家，二四六换一家，休息时

间很难凑到一起。有个老乡刚到上海时还迷
了路，大家找到她时，她一脸委屈地说：“上

海又没有山，我怎么找得到路呢？”

下班回到家，杨梅对着手机唱：“你下班
了没有？吃饭了吗？吃了饭，出来唱歌。”散步

至河畔，晚风吹拂着发丝，她唱的是“我这一
生漂啊漂，就如同这流水一般”。每一个苗族

歌者都是生活的词人，她们所唱的，是民族版
的宣叙调与咏叹调。

演出落幕后，不少观众都走上台和歌者
们合影。杨梅拉着姐妹的手，在嘈杂的环境下

齐声唱起了欢送宾客的歌。这些歌其实就是
她们的生活，无论何时何地，家乡的歌声响

起，就找到了亲情，找到了一种存在。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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